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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摘要：儒家民本思想渊源于商周，形成于春秋战国。进入封建社会后,随着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矛盾斗争的起伏而

上下波动。秦末、隋末、明末农民大起义，促成了汉初、唐初、清初民本思想的新高涨，迫使统治者采取与民休养生

息的政策，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，导致了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康乾盛世的出现。到了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，传统

民本思想开始向近代民主思想嬗变，成为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、特别是群众观点的深厚文化土壤。弘扬民本

思想中的精华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
  什么是国家的根本？是神明？是君王？还是人民？这是传统政治哲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。其所以如

此，是因为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。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，围绕

这个问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。随着人民力量的壮大和显现，“民为邦本”的思想慢慢替代了“神为邦本”的思想，与

“君为邦本”的思想一起，成为政治哲学中的重要内容。经过长期的嬗变，成为我们接受近代民主思想、马克思主义

群众观点，以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深厚文化土壤。 

  一 

 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早期，与其他民族一样，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自身构造的不理解，产生了自然神论和灵魂不

灭的观念，出现了恩格斯称为“自发宗教”的原始宗教，神明成为社会的根本。进入阶级社会后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

自己的统治，把“自发宗教”改造成为“人为宗教”，宣扬天帝神明决定一切的“神本论”。如甲骨文中有“帝令

雨”、“帝不令雨”，“帝降食”、“帝降堇”等；《礼记·表记》有“三代明王，皆事天地之神明”等记载。从尧

开始，最高统治者声称自己是受命于天来统治天下的。如尧曰：“尔舜！天之历数在尔躬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。下

引此书，只注篇名）《尚书》曰：“有夏服（受）天命”，“受天有（佑）大命。”（《召诰》）《诗》曰：“帝立

子生商。”（《商颂》）《尚书》认为，殷取代夏，商汤取代夏桀都是执行“天命”：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，……

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”（《汤誓》）周取代殷，文武灭殷，也都是按“天命”行事:“非我小国，敢弋殷命，惟天

不畀。”（《多士》）“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，诞受厥命，越厥邦厥民，惟时叙。”（《康诰》）对于小国周取代大

国殷，周公解释道：上天把原来授予殷的天命收回，传授给了周，并令文王消灭殷，他把这叫做“唯命不于常”（同

上），《诗》又将此概括为“天命靡常”（《大雅·文王》），天命不是永常不变的。这表明，天命的权威下降了，

人们对天命的信仰开始动摇。此时，统治者开始认识到，要保住天命不转移，不仅要靠天的庇护，还要靠自身修德来

保民。《逸周书》曰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”《诗》曰：“聿修厥德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”（《大雅·文

王》）这些说明：神为邦本开始向君为邦本过渡了。 

  先秦至两汉，君为邦本几乎成为各派思想家的共识。既然君是天帝的子孙，又受天命行事，那么，他就理所当然

地拥有天下的一切了。《诗》曰: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（《小雅·北山》）《左传》

曰：“封略之内，何非君土；食土之毛，谁非君臣。”（昭公七年）《墨子》曰：“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

下治也。”（《墨子·尚同》上。下引此书，只注篇名）《中庸》曰：“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。”孟子认为，对

君而言“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属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。下引此书，只注篇名）荀子曰：“上者下之

本。”（《荀子·正论》。下引此书，只注篇名）韩非子曰：“民智之不可用，犹婴儿之心也。……为政而期适民，

皆乱之端，未可与为治也。”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。下引此书，只注篇名）总之，君主是“一人定国”（《大

学》），“其人存，则其政举；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”（《中庸》）这种观点，在中国几无间断，其消极影响直及当

今。 

  事实上，神为邦本与君为邦本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。肯定神为邦本，是为了论证并强化君为邦本。如《左传》

曰：“夫君，神之主而民之望也。”（襄公十四年）孔子说：“天子受命于天。”（《礼记·表记》）董仲舒说：



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”，“王者承天意以从事。”（《尧舜汤武》）既然君王的权利是天授予的，民当须绝对顺

从。但是，随着人民力量在实践中的不断显示，神为邦本思想和君为邦本思想慢慢开始动摇，民为邦本思想慢慢萌

芽，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。 

  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曰：“皇祖有训：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夏禹训诫臣属：老百姓可以接

近，但不能失去自己的身架。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，基础稳固了，国家才能安定。尽管把“民惟邦本”挂在夏禹名下

不符合事实，但从夏禹时起，人民的力量确实开始显现。《吕氏春秋·国民》载：“禹之时，天下万国，至于汤，而

三千余国。”《汉书·贾山传》载：“昔者周，盖千八百国。”周平王被迫东迁后，“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国

五十二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胜数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至战国时期，华夏大地仅剩“七雄”。

经过两百多年的争战，由秦统一了中国。由夏到秦是一个“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三十二年）的

社会大变动时期。为了进行战争，统治阶级残酷地压榨平民；战争使大量民众伤亡，出现了“民三其力，二入于公，

而衣食其一”、“国之诸市，屦贱踊贵”（《左传》昭公三年）的惨状，逼使奴隶和平民起义 “滔滔者天下皆是”

（《微子》）。人民的伟大力量，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。各派思想家都重视对“民”的研究，“民惟邦本”慢慢成

为他们的共识。《管子》曰：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” （《牧民》）《左传》曰：“夫

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（桓公六年）又曰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神聪明正

直而一者也，依人而行。”（庄公三十二年）《老子》曰：“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”《墨子》主张“爱利万

民”（《兼爱下》），特别重视“农与工肆之人” （《尚贤上》）。《韩非子》曰：“无地无民，尧舜不能为王，

三代不能以强”，故“先王尽力于亲民” （《饰邪》）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，主之本在于宗

庙，宗庙之本在于民。” （《务本》）可见，重民已成为各派思想家的共识，其杰出代表就是孔子和孟子。 

  生活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孔子，对人民力量的伟大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。他的一系列论述，构成中国民本思想体系

的雏形。如他对鲁哀公说：“丘闻之，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” （《荀子·哀公》

引）据《孔子集语·易者》记载：子曰：“商，汝知君之为君乎？”子夏曰：“鱼失水则死，水失鱼犹为水也。”子

曰：“商知之矣。”这就说明，在孔子看来，君与民的关系，应该是鱼与水的关系。从民可立君亦可废君、君民关系

应是鱼水关系的思想出发，孔子主张“重民”。首先，要尊重人格。他说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 

（《子罕》）孔门认为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尊重人格，必须做到“已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

人” （《雍也》）；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 （《颜渊》）。其次，要爱护人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“仁”，仁就是

“爱人”（同上）。上述“匹夫”、“四海之内”的人（包括奴隶），都是爱的对象。《乡党》中说：“厩焚。子退

朝。曰：‘伤人乎？’不问马。”体现了孔子爱护奴隶的思想。第三，对民要富而后教。孔子引用尧曰：“四海困

穷，天禄永终。” （《尧曰》）为了保住天下，统治者必须让庶民“富之”（《子路》），做到“百姓足”（《颜

渊》）。为此，必须“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（《学而》），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 （《尧曰》）。在富民的基

础上再“教之”（《子路》），做到“有教无类”（《卫灵公》）。孔子倡行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，是要建设一个

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 （《公冶长》）的理想社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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